[bookmark: _Toc1]青竹（电影文学剧本）
来源：网络  作者：海棠云影  更新时间：2024-0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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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中人物：
青竹：女，36岁，普通工人；
容百川：男，38岁，普通工人；
青梅：女，34岁，部门经理；
黑嫂：女，45岁，书店老板；
青竹父：男，58岁，普通工人；
青竹母：女，56岁，家庭妇女；
孟家祥：男，36岁，台商；
秋玉：女，12岁，学生。
一
冬，大雪纷飞。下午，平川市。
铺天盖地的大雪把平川市银装素裹起来。贾军志{男，38岁}喝的酩酊大醉，踏着积雪歪七扭八的回到家门口。他推推门，门没开，里面插上了。
贾军志大怒：“臭娘们，快给老子开门，你想冻死老子呀。”
屋内，青竹躺在床上，听到敲门声，她有气无力地得对听到敲门声而吓得抱在一起的贾秋玉兄妹说：“还不快去给你爹开门去。”
哥哥赶快跑去开门。
贾军志推开门跌跌撞撞地向屋里闯去。进的屋后，贾军志见青竹躺在床上，冲过去一把将青竹揪起来，抬手就是一巴掌。
贾军志：“他妈的臭娘们，老子在外面冻着，你他妈的倒在床上享福啊。”
秋玉推着爸爸：“我妈妈病了，正发着高烧那。”
青竹挣扎着推开贾军志有气无力地指着贾军志。
青竹：“你给孩子们买的棉衣那？”
贾军志满不在乎地：“你他妈的急什麽。，老子喝酒了，等明天老子赢了钱再买也不迟。”
青竹一听怒由心头起，她向贾军志一头撞去，贾军志冷不防被撞了一个跟头。
青竹厉声地：“这是我辛辛苦苦攒的血汗钱，不是让你喝酒的，孩子们怎么过冬呀。”
贾军志见青竹敢反抗，恼羞成怒地从地上爬起，东看看，西瞅瞅，看见桌子上有一个玻璃杯，抓起来就像青竹砸去。秋玉见妈妈又要挨打，抱着妈妈哭了起来。
玻璃杯砸在青竹的脑门上，顿时鲜血流了出来。玻璃杯掉在地上摔碎了。随着玻璃杯的摔碎，青竹的心也碎了。她拉起被吓哭的儿女就走。
这时，贾军志的父亲推开门走了进来，看见儿子醉醺醺的摸样，又看到青竹脸上的鲜血，知道儿子又打媳妇了。他又气又无奈。
贾父：“你就不能少灌两口吗？青竹哇，大冷的天，外面又下着雪，你去哪儿啊。还是先把头包一下吧。”
说着，贾父拉开抽屉找出一卷纱布递给青竹。青竹接过纱布胡乱一缠，一手一个拉着两个儿女向外就走。
青竹边走边对贾父：“爸，你也知道，这日子我真的不能再过了，恕媳妇不孝，我要和他离婚。”
贾军志一听青竹要离婚，愈发大怒。
贾军志一把拉过儿子：“离就离，谁怕谁呀。儿子给我留下。”
儿子哭着要找妈妈，贾军志拉着不放。青竹无奈拉着秋玉向外走去。来到院里，贾父跟了出来，他拉过一辆架子车，又抱过几块木板放在车上。
贾父：“孩子，委屈你了，几块木板拉回去权且铺个床吧。等他过了这一阵你再回来吧。唉，家门不幸，出此孽子呀。”
“您回屋吧，我走了。我不会回来了，过两天我就去办离婚证。”说着，青竹把秋玉抱上架子车，拉起就走。
贾父望着青竹冒着风雪离开家门，无奈的摇摇头。
二
青竹父母家。
风雪中，青竹吃力地拉着架子车。秋玉蜷缩在架子车上冻的直发抖。
秋玉：“妈妈，咱们什麽时候才能到哇？”
青竹有气无力地：“乖孩子，再坚持一会儿，快到了。”
秋玉：“我又饿又冷。”
青竹：“不怕，马上就到姥爷家了，到哪儿让姥爷给你做热汤面吃，老爷做得可好吃了。”
听说有热汤面吃，秋玉似乎不那么冷了。
青竹又穿过一条街道，拐过弯看到一排平房。那就是父母的家，她加快了脚步。很快就到了家门口。她高兴地把秋玉抱下架子车。拉着她来到家门口就敲门。
门开了，贾父出来：“谁呀？”
青竹见到父亲眼泪立刻就了下来：“爸，是我呀。”
贾父一看是青竹立刻拉下脸来：“这么冷的天，不在家好好呆着，往这儿跑什么？”
青竹一楞，她本想爸爸会把她们先让进屋的，没想到却听到一句比天气还冷的话。
青竹哽咽地：“爸，我和他实在过不下去了，我要和他离婚，想先在家住几天。”
听女儿说要离婚，贾父脸阴沉起来。
贾父：“离婚？没看看孩子都多大了，亏你说的出来，快四十的人了，丢不丢人呐。”
青竹委屈地：“爸，不是我非要离婚，是这个日子实在没法过下去了。下岗以后，他天天喝得醉熏熏的，喝完就找茬打我，今天又把给孩子买棉衣的钱给喝没了，我还没说他几句，他就拿玻璃杯摔我，您看，头都打破了。”
贾父：“两口子那有不打架的，一打架就离婚，那天下还不大乱了。有本事把丈夫管好，没本事把丈夫伺候好，不要动不动就离婚，那不是多光彩的事儿。”
青竹：“爸，要是能过的话，我是不会离的呀。”
贾父：“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女人讲的就是三从四德，这你都不懂吗，快回去吧，以后不要老往家跑。”
闻声出来的母亲见状哀求着：“他爸，大冷的天，先叫孩子进屋再说吧。”
妹妹青梅也不满地：“就是嘛，这么冷的天，进屋再说嘛。这又不怨我姐，这都什么年代了，他凭什么想打就打。”
贾父恼羞成怒地：“闭嘴。我们贾家世世代代都是清清白白做人，从来没有让人在背后说过什么。到他这儿给我弄出这么个丢人现眼的事来，这不是让人戳我的脊梁骨吗，你们不嫌丢人我嫌。都给我进屋去，谁也不许管她。”
青梅急了：“天快黑了，你让我姐去哪儿啊？”
贾父：“远去哪儿去哪儿，她单位不是给她有房子吗。给我回屋去。”
青竹眼看回家无望，擦去眼泪拉着女儿就走。
秋玉恨恨地冲姥爷：“臭姥爷，不讲理。”
贾父气急败坏地：“滚，你们不是我贾家的人。”
说完进屋砰地一声把门关上了。
三
天近黄昏。路已车稀人少。
青竹艰难地拉着架子车，秋玉坐在上面。
秋玉哆嗦着：“妈，咱们去哪儿？”
青竹：“回妈妈厂给的小屋里，以后那就是咱的家了。”
秋玉：“哦。”
说话间，来到一座立交桥下。青竹下坡后望着眼前铺着积雪漫长的上坡，她咬着牙弯着腰吃力地往上拉，但终因气力有限拉没多远就滑了下来，秋玉也下来帮着推，反复几次还是拉不上去。青竹绝望地一屁股坐在路边哭了。秋玉搂着妈妈不知所措。
这是一辆小汽车开了过来，秋玉赶紧去拦车想叫车上的人帮帮忙。汽车开到跟前稍一犹豫便又快速地开走了。溅起的雪水迸了秋玉一身。青竹赶紧把秋玉拉回身边，同时她记下了汽车和车牌号。
青竹眼看母女俩寻陷入孤立无援的绝境，想着自己不幸的遭遇，越想越委屈，越委屈越伤心，不紧抱着秋玉放声大哭起来。
“有什么困难需要我帮忙的吗。”容百川站在他们的面前说。
青竹抬头一看，一个个头不算太高的男人正在看着她们。只见他头戴剪绒棉帽，身穿半旧劳动布棉大衣脚穿翻毛皮棉鞋，分明是一个普通的工人。
青竹止住哭：“你是干什么的？”
容百川温和地：“请不要多心，我是从外地调回来刚下火车路过这儿的，看见你们哭得很伤心想帮帮你们。”
秋玉赶紧拉着他：“叔叔，路太滑我们拉不上这个坡了。”
“啊，”容百川看看铺满积雪的长长的漫坡，“这好办，看我的。”
说着，他把背包放在车上，又把秋玉抱上车。接着他脱下棉大衣给秋玉包好后，一弯腰拉起车说声“走”，大步流星向坡上走去。
青竹来不及说什么，赶紧起身追了上去。
容百川没费多大劲就把车拉上了坡，还把青竹落下好远。等青竹追上来时气喘吁吁，浑身是汗了。
容百川见青竹来到跟前：“离家远吗？要不然我把你们送回家吧。”
青竹连忙谢绝：“不用了，就这已给你找麻烦了。前面不远就到家了，谢谢你的帮忙，耽误你回家了。”
容百川拿上背包：“没关系不用客气，不过是举手之劳，再见吧。”
说完，容百川向另一方向走去。
青竹忙喊：“慢着。”
容百川回过头：“还有事吗？”
“你的大衣忘了。”青竹拿着大衣递给容百川。
容百川接过大衣又给秋玉包好：“我用不上了，就给她披上吧，可别把祖国的花朵冻坏了。”
青竹：“那哪行，帮了我的忙怎能还要你的东西。”
容百川：“没关系，这是我们单位发的劳保，我又该领新的了。”
容百川说完大步的走了，脚下发出“咔擦，咔擦”的踏雪声。
望着渐渐远去的容百川，青竹又流下了眼泪，{画外音}：“好人哪，能否再见到你呀，祝你一生平安。”
降雪渐稀，青竹拉起架子车。此时，平川市已被夜色笼罩。
四
夜色笼罩的平川市，某小区。
容百川抑制着激动的心情大步流星往家赶，拐过一栋楼时他看到儿子正在楼门口堆雪人。
容百川高兴的大叫：“珂珂。”
正在堆雪人的珂珂抬头一看是爸爸，高兴地朝容百川扑去，容百川抱起可可就地转了一圈。
珂珂：“爸爸，你可回来了。”
容百川：“想爸爸了。”
珂珂：“望眼欲穿那。”
容百川：“嗬，我的可可会用词了。天都黑了，你怎末还在外面玩呢，吃饭了没有，妈妈呢？”
珂珂：“我在奶奶家吃的，妈妈在厂里加班半夜才回来。”
容百川拉着珂珂手：“看，手多凉，走，回家吧。”
五
容百川家。
容百川望着被妻子收拾的干净整洁的家，脸上流出愧疚之情。
容百川：“珂珂，你在家好好写作业，我去妈妈厂里接妈妈好吗？”
珂珂：“行，路上小心点。”
容百川抚摸着珂珂的头：“知道了，儿子真乖。”
六
厂门口。
容百川看厂里黑黝黝的不像有人加班的样子。他拍着厂门喊：“有人吗？”传达室离开了灯，一个老人出来：“什么事？”
容百川：“请问师傅，加班的工人什么时候下班？”
老人惊奇地打量着容百川：“小伙子，你是不是找错地方了，厂子早就不行了，工人们放假都三个多月了。”
容百川呆住了。
{画外音}：“怎么没听她说呢？莫非……”
路上车少人稀，昏暗的路灯把容百川的身影拉的长长的。
七
青竹家。
这是一个利用两排平房之间的空隙临时搭建供厂里单身妈妈们临时住用的简陋房，青竹因经常上夜班，厂里照顾她就让她暂时住在这里。
进了屋，小秀玉拉开灯。昏暗的灯光下，狭小潮湿的屋里杂乱无章。青竹已顾不上这些了，这一天的奔波加上有病在身，使她早已心力疲惫再无一丝气力了。来到床边便瘫软在床上。小秀玉吓得哭喊起来。
秀玉哭喊着摇晃着妈妈：“妈妈，妈妈。”
这时，邻居黒嫂推门进来，见状吃了一惊。她赶忙把青竹在床上扶好盖上被子。然后关心地问小秀玉。
黑嫂：“秀玉，你们这是怎么了？”
秀玉抽泣地：“爸爸和姥爷都不要我们了，我们走了一天又饿又累，妈妈还有病，进屋就倒了。”
黑嫂安慰地：“别着急，我一会就来。”
黑嫂走了，青竹无法躺了。她挣扎着爬起来和小秀玉收拾起房子来。好在没什么东西，片刻工夫就收拾好了。
这时黑嫂进来了，她手里端着一个钢精锅。她把锅放在桌子上打开锅盖，立刻冒出一股热气。
秀玉闻了闻脱口而出：“好香啊。”
黑嫂关心地：“饿坏了吧，我给你们做了点热汤面，快吃吧。”
说着，她要去给她们盛饭。青竹赶忙拦住。
青竹：“我来吧黑嫂，你看，我一回来就给你找麻烦。我该怎么谢谢你呢？”
黑嫂：“什么也别说了，左邻右舍的谁没个难处。你们赶快吃吧，有话咱们明天再说。”
说完，黑嫂走了。青竹端着热汤面百感交集，禁不住又流出了泪水。眼前又晃动出这一天的遭遇。
{画面}：丈夫绝情地把她轰出家门，父亲无动于衷把她拒之门外时冰冷的脸，冷漠的小车飞驶而过时溅起的雪水，容百川拉着架子车上坡时热情的身影。{回到小屋}
青竹端着面条：“秀玉啊，今天的事好坏都要记住。”
秀玉懂事地点点头，端起面条吃起来。
八
字幕：第二年秋天。
青竹家。傍晚。
青竹做好饭，拿起桌上的闹钟看了看，已是6点多了，她开开门，外面天色已黑，她不免焦急起来。她在屋里转来转去终于忍不住，穿上外套门也顾不上锁就出去了。
她敲开一家家的门，询问开门的秀玉的同学。
一个个同学不是摇头就是摆手。
她有气无力的推开自家的门。
“妈妈。”正在家里写作业的秀玉站起来小声地喊了一声。
看见女儿回来，青竹先是松了一口气，接着恼怒地照秀玉的屁股上就是一巴掌。
青竹气恼地：“你这死丫头去哪了，说。”
秀玉低头轻声地：“去同学家写作业去了。”
庆祝更加气恼地：“胡说，你的几个同学的家我都去过了。你居然学会撒谎了，抬起同来看着我的眼睛，说实话到底去哪儿了。”
秀玉不再回答，把头低的更狠了。
青竹更加生气，抓起一把竹尺就向秀玉的屁股打去。
就在这时，黑嫂推门进来。她夺下青竹手中的竹尺。
黑嫂：“青竹嫂子，你这是干啥，你冤枉秀玉了。”
青竹气哼哼地：“放学不回家，还撒谎。我怎么冤枉他了。”
黑嫂：“学校让交50元的校服钱，她知道你拿不出来，就找我来了，说是想帮我卖书报杂志，自己挣点钱。你说是不是冤枉她了。”
青竹一听原来如此，不由得把秀玉搂在怀里。
青竹：“傻孩子，家里再穷也养得起你，你只要好好学习争口气，妈妈就心满意足了。”
黑嫂拿出50元递给秀玉：“给，先拿去交给学校吧。”
秀玉没接，抬头看着妈妈。
青竹：“这钱我们不能要，这样吧，明天我跟着你去批点报纸卖，反正在家也没事。”
秀玉：“我也去。”
青竹：“赶紧去吃饭吧，吃完饭好好写作业。”
秀玉不情愿的去厨房了。青竹让黑嫂坐下又给她倒了杯水。
黑嫂接过水：“青竹妹子，听嫂子一句话，再成个家吧，这日不是个头啊。”
青竹：“我何尝不想呢，可是我怕啊，怕这一步迈不好苦了我这后半生不说，还要伤害了秀玉呀。”
黑嫂：“这样吧，你再想想，我帮你留点意，要是能碰上好人家，咱就见见，怎么样？”
青竹：“以后再说吧。”
黑嫂：“好吧，那我先回去了。”
说完，黑嫂起身走了，青竹送到门口后关上门，倚着门感慨万千。
画外音：“黑嫂说的对，眼下这样确实不是个办法。”
九
菜市场。
青竹买完菜走出市场来到一个卖杂志的报亭。
青竹：“我买一份晚报。”
十
青竹家。
青竹打开报纸，看着看着她被一则征婚启事吸引住了。
上面写着：男，38岁，工人，1.65米，离异，一子。寻甘苦同品尝，肝胆共相照之女为伴。
言简意赅，朴实可靠。青竹不禁心动。这时黑嫂风风火火地闯了进来。
黑嫂高兴地：“青竹妹子，机会来了，有个台商和我老公谈生意时说想在大陆找个伴，我男人就想起你来了，怎么样去见见吧，如果成了，你这后半辈子就吃喝不愁了，秀玉也就成了千金大小姐了。”
青竹放下报纸疑惑地：“台商？行吗？”
黑嫂：“详细情况我也不了解，听我男人说，他奉父母之命除了做生意之外，还要找一个丢失的姐姐，顺便再找一个伴帮他照顾生意。”
青竹：“难道他在台湾没有老婆吗？”
黑嫂：“有倒是有，不过去年出车祸死了。”
青竹把报纸递给黑嫂：“我也正想找你给看看，这有一个征婚的，我看差不多。”
黑嫂接过报纸看了看：“大主意还得你自己拿，我也感觉这个比那个台商可靠一点，不过可惜是个工人，估计不会有多少钱。以我之见，不如两个都见见，然后再说，这年头没钱不行，钱多了也未必是好事，你说对吧。”
青竹点点头。
这时，妹妹青梅突然闯了进来。
青竹一愣：“妹妹，你怎么来了？“
青梅带着哭腔：“姐，咱爸快不行了，你去看看吧。”
青竹一听，赶紧拿起外套就走，走到门口她又站住了。
青梅：“姐，怎么了？”
青竹犹豫地：“他连家门都不叫我进，还说我不是他的亲生女儿，我要是去了还不把我给骂出来。”
青梅：“不会的，这麽长的时间他早就给忘了，我离婚的时候他就什么都没说。”
青竹惊异地：“怎么，你也离婚了？”
青梅若无其事地：“这有什么，他下岗了，养不活我了，就离了。快走吧。”
黑嫂也在旁边：“青竹妹子，还是去看看吧，到底是你的父亲呀。”
“那好，麻烦一会儿帮我照顾一下秀玉，我去了。”
说完穿上外套急匆匆地走了。
十一
医院。
姐妹俩来到病房门口。
青竹：“你先进去说一声，老爸要是不想见我我也省得自找苦吃了。”
青梅想了想：“也好。”
青梅进去了，一会儿母亲出来了。见到母亲青竹没说话泪水就先流了出来，母亲拉她坐了下来上下打量着长长叹了一口气。
青竹：“妈，我爸好好地怎么住院了呢？”
母亲：“还不是急得，厂里效益不好，快发不下工资了。这一急就犯病了。你过得咋样，唉，一个人带个孩子不易呀。”
青竹淡淡地：“就那麽回事吧，要不我进去看看吧。”
说着青竹站起来就要往里进，母亲赶快拦住。
母亲：“别进去了，就在门口看看吧。青竹啊，别怨你爸，好些事你不知道，等以后我会告送你的。”
青竹二话没说擦去眼泪起身就走了。母亲望着青竹的背影叹息地摇摇头。青梅出来一看姐姐不在了，只有母亲在擦眼泪。
青梅不平地：“妈，这到底是为了什么呀。”
母亲叹息地：“你那里知道这里的事呀。唉。”
十二
青竹家。
青竹回到家，黑嫂和秀玉刚吃完饭正收拾碗筷。
黑嫂见青竹进来奇怪地：“这麽快就回来了，你爸他的病厉害不？”
青竹把外套脱下往床上一扔：“他不让我看，连病房门都不让我进。黑嫂你说我究竟错在哪儿了，他居然宁死也不想见我。”
黑嫂叹息地劝道：“你也别想那么多，老爷子是旧社会过来的人，重男轻女的旧思想太严重了，你可千万别放在心上。啊。”
青竹摇摇头：“未必，打我记事时起他就不喜欢我，我的腿上至今还留着一块他打我时留下的伤疤呢。再说了，我妹妹也是女的，他为什么就不重男轻女呢。刚才我妈说什么这里的事我不知道，也不知是什么意思。”
黑嫂也不解地：“要是这样会是什么原因呢？”
两人正在百思不得其解时青梅推门进来了。
青梅：“姐，咱妈让我来看看你。姐，你也别生气，时代不同了封建家长制那一套不吃香了，不见就不见，有什么了不起的自己过着更自由，别看他抱着死脑筋不放，等你有了钱吃喝不愁过上好日子，看他认不认你。”
黑嫂赞同地：“你妹妹说的对呀，当务之急是你先过上好日子，要不我去说说，你先和哪个台商见见面？”
青梅听说台商急问：“什么台商？”
黑嫂：“我家男人认识个台湾商人，想在咱这儿找个伴，这不，我就想起你姐了。”
青梅高兴地：“姐，好事呀。”
黑嫂：“现在还有个主，是个工人，你姐正犹豫呢。”
青梅：“姐，你傻呀。都什么年头了，还找工人那，说不定哪天就下岗了。我看就找那个台商吧，从此穿金戴银山珍海味，可是用之不尽享之不完那。”
青竹不以为然地：“没有爱情的婚姻是没有生命的，没有生命的婚姻有钱也不会长久的。”
青梅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不会吧姐，你可别犯傻呀。爱情是花，钱可是水呀。没有水那花还能活吗。”
青竹惊讶地：“你什么时候变得只认得钱了？”
青梅一副不屑地：“岂止是我，你没看整个中国都掉进钱窟窿里了，姐，你别迷了，还是听黑嫂的吧，可千万别错过这个机会。再说了，我那个商场效益眼看着日渐不行了，到时候我是他的小姨子，怎么着也得罩着我吧。”
黑嫂打着边鼓：“青竹呀，你妹妹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现如今离了钱真的是什么事也办不成的，当然两口子光围着钱转也不行。依我看你先看看人，如果他人品不错又有钱不是更好嘛，要是人品不行你再放弃也不晚，主动权在你手上那。”
青梅极力撺掇：“对对对，姐，就听黑嫂的，只管先见一面再说嘛。”青竹想了想，点点头：“好吧，就先见见再说。”
黑嫂：“好，那就说定了，你约个地方，是去公园还是去哪儿？”
青梅：“去公园太老套了，不如去我那商场办公室，假装谈生意时偶然碰上的，见面也不会尴尬了。”
黑嫂：“也行，就这样定了。”
青竹点点头。
十三
商场。
青梅把办公室打扫的干干净净。一身休闲服把她打扮得充满了青春活力。刚打扫好。
青竹进来了，她依然平常打扮，只是更显得朴素整洁了。
青梅见姐姐这身打扮直皱眉：“姐，你这也太土了吧，今天可是初次见面，可别让人家看不上呀。”
青竹不以为然地：“见面是看人还是看衣服呀，再说了，你还不知道你姐兜里有几个钱。”
这时，黑嫂领着孟家祥来了。只见他高高的个儿白净的脸庞，一身西服挺括得体洁白的衬衣配上鲜艳的领带显得潇洒稳重。
初次见面，青竹先是一愣，不知他哪儿有一点像妹妹。
青梅兴奋地上前：“黑嫂，你说的就是他吧，欢迎欢迎呀。”
孟家祥落落大方地伸出手：“谢谢，我叫孟家祥，初次见面多有打扰还请包涵。”
青梅高兴地握着手：“哪里哪里。”
黑嫂赶紧上前指着青竹：“孟老板，这是我说的那个青竹妹子。”
孟家祥伸出手：“认识你我很高兴，我听黑嫂说了，你的命运很坎坷，我愿意帮你渡过苦海走上幸福的彼岸。”
青竹也大大方方地伸出手：“谢谢，不过我还可以自己生活的。这件事你可要想清楚，我还有一个女儿，会拖累你的。”
孟家祥连忙：“不会，不会。我要找的不是富有与否，而是人的真挚的感情。”
青梅：“你不愧是商场中人，真会说话。我姐的后半辈子可要靠你了。”
孟家祥：“不，这是我真心话。这样吧，快中午了，我们找家饭店边吃边说怎么样？”
青梅：“好呀。”
青竹：“初次见面让你破费，这不合适吧。”
孟家祥：“没关系，一点心意而已。”
黑嫂：“行了，我看大家都有意思，吃顿饭也没啥，。就这样吧。”
一行人出了商场，来到停车场。孟家祥来到轿车旁准备开车门。庆祝一眼看见轿车前的车牌号，立刻沉下脸来。
青竹：“对不起，我有事就不奉陪了。”
说完，头也不回就走了。突然地变故使大家都不知所措了。
孟家祥看着黑嫂：“这……？”
黑嫂也不知出了什么事：“我去看看。”
黑嫂追上青竹拦住她：“青竹妹子，你这是怎么了？”
青竹：“黑嫂，你还记得一年前我说的那个晚上吗，开车溅秀玉一身雪水的就是他。”
黑嫂惊讶地：“这麽巧？你不会记错吧？”
青竹：“这辈子我都不会忘，我走了你就告诉他这事到此为止了。”
说完，青竹走了。黑嫂呆立在哪儿不知如何是好。孟家祥和青梅赶了过来。
孟家祥急促地：“黑嫂，到底出了什么事？”
黑嫂：“一年前你是不是开车从一座立交桥下过，有一个小姑娘朝你拦车，你没停，还溅了她一身雪水？”
立刻，那晚的情景从脑海里浮现出来：他心急如火地开车从立交桥下路过，一个小姑娘向他伸手示意停车，他犹豫了一下又加大了油门开了过去。
“是她们，”孟家祥呆住了，他懊悔地“真对不起，那天晚上我因为接到台湾的电报，急着赶飞机，才没停车的。”
青梅：“原来如此啊，情有可原。明天我去找我姐去解释解释。”
孟家祥充满歉意地：“请你务必向她解释清楚，并带我向她道歉。”
青梅无所谓地：“没事，交给我了。”
十四
青竹家。
青竹回到家依然怨恨难平，她又翻出容百川留下的棉大衣，棉大衣洗的干干净净，叠的整整齐齐。看着棉大衣，眼前又浮出容百川给秀玉披上大衣的情景。她拿找出纸和笔伏在桌上写起来。
这时，黑嫂和青梅来了。
黑嫂：“青竹妹子，刚才我问他了。他说那天因为接了个电报，说是他老婆病危，急着赶飞机，因此未能停车帮你们，请你原谅。等谈完这笔生意，他会亲自登门拜访，一来向你表示道歉，二来向你表示真心和你谈婚的诚意。”
青竹：“不必了，既然情有可原，我不计较就是了。请你转告他，不要再来找我了，这事到此就算结束了。”
黑嫂：“妹子，你要想想清楚，他一再交代说冥冥之中觉得和你有缘哪。”
青竹：“黑嫂，谢谢你这样关心我，这个情我心领了。可这婚事我也想好了，我什么也不图，就图找个善良的人陪我平平安安过完后半辈子，我也就知足了。”
黑嫂见已无挽回的余地，只好叹口气：“唉，你说这天地怎么就这麽小呢，你们怎么会有这麽一段遭遇呢。要不然，你们该是多么好的一对呀。妹子，要不你再想想，我敢保证，那个人绝对配的上你。”
青竹摇摇头：“不用了，以后再说吧。”
青梅：“姐，这么好的条件你真的不要？”
青竹坚定地摇摇头。
青梅：“那我可要了。”
青竹无所谓地：“萝卜白菜各有所爱，你喜欢你就去找他吧。”
青梅高兴地：“这可是你说的啊，我先谢谢姐姐了，到时候你可别说我横刀夺爱呀。”
黑嫂看着两姐妹不同的生活观念无奈的摇摇头。
十五
邮局。
青竹把信发出去。
十六
商场。
青梅拉着孟家祥在商场转来转去指指点点。
十七
青竹家。
青竹在家心神不宁地做饭，不时地出点差错。这时，有人敲门。
青竹：“谁呀？”
“对不起，想打听个人可以吗？”门外有人说。
青竹一愣，这个声音有点熟，是谁呢？突然，脑海里浮现出容百川的身影，她赶快打开门，果然，容百川拿着一封信正在对门牌号。
两人四目相对，同时惊奇地：“是你？”
青竹兴奋的脸上泛起了红晕：“真的是你？”
容百川：“我叫容百川，有冒犯的地方还请原谅。”
青竹：“不会的，你要打听什么人，我帮你。”
容百川：“问大千世界，可是同路人？”
青竹赶紧打开门：“快进屋吧，你怎么来了，我的信上可是谢绝登门拜访的呀。”
容百川：“我是考虑再三才来的，不瞒你说，我收了二三十封信，只有你信上写的那坎坷的命运打动了我，我不想再浪费时间，只想立刻找到你。”
青竹：“是因为同情我而来吗？”
容百川：“不全是，我觉得只有经过坎坷的人才会珍惜生活。”
青竹：“我好像记得上次你说过是调回来和你老婆相聚的，怎么。。。。。。”
容百川：“说来话长，原来我是在外地工作的，经父母介绍和她认识的，我不知道她早已心有所属，现在大气候变了，她找到了她的初恋情人。那天我回到家，她就没在家住。”
青竹：“她不知道你调回来吗？”
容百川摇摇头：“我本想给她一个惊喜，没想到她给我一个当头棒。尽管如此，为了孩子我仍然希望她能回心转意，不料她竟然把那男的叫回家和我谈判，事已至此，我只好离婚了。”
“是这样。”青竹同情地叹了一口气。
这时，黑嫂推门进来，她一见容百川，惊奇的叫起来。
黑嫂：“你怎末在这儿？”
容百川赶紧站起来：“你好。我是来找她的。”
黑嫂：“你们早就认识？”
青竹：“这就是我说的那个工人。怎么，你认识他？”
黑嫂头点的像小鸡啄米：“这就是那时我要给你介绍的那个男的呀，天意呀，真是人若有缘，躲都躲不开呀。不管你们是怎么认识的，这条大鲤鱼得归我。”
“那是当然。”容百川和青竹几乎同时脱口而出。
简陋的小屋传出欢乐的笑声。这时，一阵急促的脚步声由远而近。接着青梅撞开门，慌乱的脸上还带着泪痕。
青梅带着哭腔：“姐，快去吧，咱爸的病又重了，咱妈让我叫你快去。”
青竹犹豫地看看容百川。
容百川：“快走吧，我跟你一块去。”
十八
医院。
青竹姐妹和容百川下了出租车。
青梅：“姐，你先上去，我等等孟家祥。”
青竹一愣，但马上明白了，顾不上问她拉着容百川向病房跑去。在病房门口，母亲正在等她。看到青竹和容百川跑来，母亲示意他们二人先坐下。
青竹急切地：“我爸他怎么了？”
母亲：“现在好一点了，已经睡了。这是？”
容百川有礼貌地：“伯母，我是她的朋友。”
母亲点点头：“明白了，这我就放心了。青梅呀，要好好过日子。”
青梅：“放心吧。”
母亲：“有件事也该告诉你了。”
青梅：“您说吧，什么事？”
母亲叹了一口气：“闺女呀，你千万别记恨你爸。你不是我们的亲生女儿，这在他心里一直是块病啊。因为你他失去了儿子。”
青竹大惊：“妈，您说什么那，是不是我爸的病把您急的。”
母亲摇摇头：“那还是快解放的时候，我们在逃荒的路上……”
十九
{回忆}逃荒路上。
此时正是大雪纷飞的季节，青竹父母随着难民冒着风雪漫无目的的走着，母亲挺着大肚子父亲扶着她艰难地行走着。当走到路边的一间小草屋时，母亲实在坚持不住了，父亲把她扶进屋里。这时，一队溃逃的国民党兵簇拥着长官和他的太太也来到草屋前。长官在卫兵的护卫下扶着太太进了屋，剩下的士兵把屋子团团围住。
二十
草屋里。
长官进屋后发现青竹父母，立刻叫卫兵把青竹父赶出屋子，任父亲怎样挣扎，还是被赶了出来。不一会儿屋里传出两个婴儿的哭声。
片刻，一个士兵抱着一个用破被子包着的婴儿出来向青竹父扔去，青竹父冷不防见扔过来一个包袱一愣，包袱掉在雪地上，接着传来阵阵婴儿的哭声。他赶紧把婴儿抱起来。
这时，国民党太太在丈夫的扶着下走出小屋钻进汽车走了。青竹父赶紧抱着孩子冲进小草屋。
屋里，青竹母正躺在土炕上哭泣。青竹父赶紧把孩子抱给他。
青竹父：“别哭了，孩子好好的，你看。”
青竹母：“这不是咱们的孩子，咱们的是个男孩呀。”
“什么，”青竹父勃然大怒“他叫我断子绝孙，我叫他不得好死。”
说着，他举起婴儿就要往地上摔。
青竹母赶紧拉住：“不行啊，他临走时说，这丫头要是有个三长两短，他还会回来找咱们算账那。”
青竹父无奈地把孩子放下来：“也罢，就先养着这个小孽种。”{回忆完}
二十一
医院。
青竹母愧疚地：“孩子，别怨你爸，他心有不甘啊。”
青竹明白了来龙去脉心情平静了许多。
青竹：“我不会怨恨的，毕竟我是你们抚养大的。你们永远是我的父母。”
这时，青梅带着孟家祥来了。见到姐姐和母亲都在病房外坐着，就兴高采烈的向青竹解释。
青梅：“姐，别怪我，既然你不愿意，我和他无冤无仇，他还能帮我经商，我就愿嫁给他了。”
孟家祥愧悔地：“姐，请允许我叫你姐姐吧。我曾多次去找过你，遗憾的是都没见到你。姐，你能原谅我吗？”
青竹淡淡地：“过去的都过去了，还提他干什么。”
这时护士从屋里出来，几个人围上去关心地问情况。
护士：“病情暂时稳定住了，但是，千万不能让他激动。”
众人涌进屋里。
青竹父见青竹来了，把头扭向一边。
青竹：“爸，我妈把一切都告诉我了，不管怎样我都是你们的女儿，你们的养育之恩我是不会忘的。现在我找到一个称心如意的丈夫，您就放心吧。”
青竹父仍旧头也不扭，一言不发。
青竹见状：“这样吧，我们先走了。等您病好了我们再来。”
说完，她拉着容百川就走。
孟家祥：“姐，我还有话要说，你能不能等一会儿
青梅赶忙拉住他：“有什么话以后再说吧，别让老爷子生气。”
孟家祥无奈只好眼看着他们走了。
听到门响，青竹父知道青竹走了，这才把头扭过来。看见孟家祥他想坐起来，孟家祥赶紧去扶他。
青竹母忽然看见孟家祥伸出的胳臂上有一个牙咬的印痕。她拉过孟家祥的胳膊仔细地看起来。弄得几个人莫名其妙。
青竹母：“孩子，你还有什么小时候的信物吗？”
孟家祥拿出一个银色的长命锁：“这是我小时候妈妈戴在我脖子上的。这次来，妈妈特意让我带着，好找我的亲生父母，还说我有个姐姐在他们身边，让我找到姐姐后务必送回台北。怎么了？”
青竹母接过长命锁看了又看，忽然脸色大变。
青竹母颤抖着双手：“他爸呀，这孩子是咱们的儿子呀，他胳膊上的牙印是我咬的，这长命锁上的牙印不是你咬的吗？”
青竹父接过长命锁看了看，又仔细看看孟家祥：“不错，是我们的儿子。哈哈，我石大成的儿子终于回来了。”
孟家祥冷静地：“如果说你们是我的父母，那么刚才走的那个就是我姐姐了？”
青竹母点点头。
孟家祥心情沉重地：“你们就是这样对待姐姐的吗，把你们的怨恨撒在一个无辜的人身上，让她受尽委屈。你们知道吗，这麽多年来，在台北的父母一直觉得很愧对你们，对给你们带来的伤害一直都有一种负罪感。现在海峡两岸可以通商了，他们马上让我来寻找你们，并希望把姐姐送回去。现在我告送你们，在找到姐姐之前，我不会认你们。”
“哈哈，哈哈。”青竹父一阵大笑，吐出一口鲜血倒在床上死去了。
青梅突然狂笑不止地奔出病房，口中喊道：“不是的，不是的。我不要哥哥，我要丈夫。”
字幕：数日后，孟家祥来到青竹家，青竹已随容百川搬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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